
田晓堂不好拒绝付全有去家
里，也不好不让他带酒上去，毕
竟，两瓶黄酒也值不了多少钱，就
说：“你这么客气干什么！”

家里冷冷清清，周雨莹还没回
来。付全有坐了一会儿，和田晓堂
干巴巴地闲聊了几句，见再待下去
也没什么意思，就告辞走了。周雨
莹晚上回来，去餐厅倒水喝，这才
看见放在餐桌边的黄酒，忙问是从
哪儿来的。田晓堂就把今天付全有
的异常表现讲给她听了。

周雨莹把纸袋提起来，轻轻
放到餐桌上，然后把酒从纸袋中
捧出来，再回头去瞧纸袋里面，就

尖声叫起来：“嘿，这里还有个信
封呢！”周雨莹拿出信封，打开一
看，里面是厚厚一叠百元钞票。掏
出来数了数，整整1万。

这天是周末，田晓堂没有外
出应酬，十分难得地待在家里，周
雨莹很高兴，提议一家三口去动
物园逛逛。田晓堂觉得这个主意
不错，他们一家人已好久没出去
游玩了。两人就把昨晚从外婆家
接回来的田童叫了起来，出门直
奔动物园。

转到鸟雀林时，竟意外地碰上
了王贤荣一家。田晓堂笑呵呵地
说：“这下好了，有人说话了。”就让

两个女人引着孩子结伴去游玩，两
个男人则偷起了懒，找了个有树荫
和石凳的僻静处，坐下来聊天。

聊了一会儿动物，王贤荣说：
“田局长，你们局领导班子已分了
工，下一步会不会对中层干部进
行调整？”王贤荣这话问得有点吞
吞吐吐。

田晓堂明白他说这话的用
意，是想从侧面打听自己最近有
没有提拔为局办主任的可能。王
贤荣一说起个人的进步问题，口
齿就会结巴起来。田晓堂说：“以
前没明确我分管办公室，我不好
贸然对包局长提你的事。但现在
既已明确，我向包局长提这个建
议就名正言顺了。下周我来找个
机会和包局长说说。局办主任这
个岗位举足轻重，不定下来，会影
响全局的工作，我想包局长也会
抓紧的。”

王贤荣却轻轻叹了口气，说：
“有句话不知该讲不该讲。我有种
预感，包局长心目中的局办主任
人选，只怕不是我，而是付全有。”

田晓堂哑然失笑了，想这个王贤
荣真是滑稽、搞笑，就说：“你说别
人，我也许还有几分将信将疑。可
你说付全有，我认为完全没有可
能。付全有不过是个司机，他有何
德何能，哪担得起局办主任的重
任？我看你呀，是疑心太重，神经
太过敏了。”

王贤荣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说：“但愿我是多疑了。”田晓堂想
起付全有对自己态度的大转变，
想起他送到家里的1万块钱，忽然
一惊：难道，付全有这么巴结自
己，真是为了局办主任的位子？不
过他马上就加以否定了，觉得这
是不大可能的事情。那么，付全有
不惜血本巴结自己，又是为了什
么呢？田晓堂实在想不出来。他意
识到，得抓紧时间把那1万块钱给
付全有退回去了。这些日子因为
事情多，也没顾得上办这事。

退礼和送礼一样，也是大有
讲究的。田晓堂清楚，付全有这样
的人是不可轻易得罪的，而退礼
又难免会得罪他，所以就要格外

慎重，尽量采取恰当的方式，把事
情办得委婉一些，免得使他恼羞
成怒。田晓堂考虑了一番，觉得不
能在自己的办公室给他退钱，最
好是在他开的奥迪车上办这件
事。办公室是自己的地盘，车上才
是付全有的地盘，在他的地盘上
给他退钱，相较而言他的心理压
力会小一些。

这天下午下班时，田晓堂见
奥迪停在楼下，而包云河在市政
府开会，暂时不会用车，就叫付全
有送一下自己。到达酒店门前，车
未停稳，田晓堂就打开车门，正要
下车，突然像才想起了什么似的，
对付全有说：“昨天开酒喝，才发
现你掉了一个信封在那酒袋里
了。”说着，就从衣兜里将那个装
有1万现金的信封掏出来，丢到付
全有身上，然后动作迅速地下了
车。

提要：
周锐想不通其中的蹊跷，却为她

心痛：“伽伽，我能做些什么？”该来的
总会来的。“把半年前的往事全都告
诉我。”骆伽握着周锐的双手，毫不顾
忌周围的同事。

提要：
分工明确后，田晓堂更忙

了。不仅要做的事情不少，而且
来找他的人陡然增加了许多。
田晓堂出人意料地管起了财
权，让下面的人认识到他的来
头还真是不小，都一窝蜂地想
巴结他，趁早投资感情。

骆伽与这个行业完全不搭界，
周锐心中有太多的问号：“你为什么
要做通管局的项目？”骆伽却说：“我
有个问题，你要好好回答。”

“嗯。”周锐放下咖啡，坐直身
体，他知道骆伽不再是那个无忧无
虑的学生了。

“爸爸牵扯到通管局商业贿赂
里面，你相信吗？”骆伽为此事才进
入捷科。周锐回忆招标前夜骆南山
说的话：“我离开设计院，有一个梦
想，想让老百姓少挨些堵，我们也少
挨些骂。如今这个心愿不能实现，我
认了，但是不想为挣钱不择手段，给
那些贪官送回扣。”

周锐断然回答：“我不相信。”骆
伽右手去撩发梢，却拨在空中，意识
到长发不再，改成拍拍肩膀：“如果
爸爸没有给他们回扣，怎么会牵扯
到商业贿赂里面？”

“好像有一笔七十五万的资
金。”周锐有所耳闻，据说一笔咨询
费出了问题。“爸爸说，合同中没有
这条。”骆伽问过父亲，他不承认付
过钱，其他便不多说了。合同上白纸
黑字，客户也收到了钱，这事十分蹊
跷，骆伽父亲在合同上亲笔签字，怎
么能不知道？或者，他没有告诉女儿
实情？周锐实在想不通。

“爸爸百口莫辩。”骆伽满眼都
是悲伤。

故事要从半年前说起。
无尽的黑暗，被璀璨四射的霓

虹灯，披上光明的外衣。东三环横贯

北京中央商务区，五星级宾馆和写
字楼聚集两侧，招蜂引蝶般引来灯
红酒绿的各色的食肆。夜生活场所
向北延伸，彻夜不歇，吃喝玩乐大都
是用公款，这是名副其实的“白吃一
条街”。东三环北端的皇城宾馆是北
京最悠久的五星级宾馆，脸谱夜总
会就在二层的正中位置。

一辆黑色奥迪从车流中斜刺着
开出，尖叫刹车，急停在皇城宾馆大
门口。摆摊卖煮梨水的母女，慌张惊
恐地躲闪，金黄色的梨子从木桌上
蹦跳滚落地面，钻进轮胎，扑哧，被
压成一朵盛开的梨花。闪亮的黑色
皮鞋从车门伸出，踩在雪白的梨花
上。一个白白胖胖的戴着眼镜的官
员，怒斥缩成一团的母女：“长眼睛
了吗？这里禁止摆摊！”

“张主任，进吧，订好包间了。”周
锐爬出车门，挡在母女面前。张大强金
鸡独立地抬起右脚，将梨皮从鞋底甩
脱给母女。他是北京通管局信息中心
主任，负责智能交通项目，是今天周锐
和赵勇必须搞定的客户。

前座的赵勇将两张十元钞票扔
给司机，等不及司机翻箱倒柜地找
零钱，起身去追张大强。赵勇比周锐
高半头，宽一块，摘掉眼镜像土匪，
戴回去文质彬彬。周锐和赵勇都在
一家名叫宇天交通的公司上班，公
司创始人骆南山是周锐的硕士导
师，周锐毕业后便在这家小公司做
软件开发。公司小，一个人身兼数
职，他这次便被抓出实验室，支持一
线销售。赵勇以往都做些几十万的
小订单，北京通管局的智能交通一
期工程将近千万，是他以前想都不
敢想的大项目。

“别，车费才十二元。”周锐冲到
前面要零钱。

赵勇把周锐推走，掏出十块钱
塞给卖梨汤的母女：“这里车多，小
心，这是梨钱。”

电动门哗啦敞开，张大强咧嘴
嘿嘿一笑，抬脚进门，乐呵呵奔向大
堂侧面的擦鞋机，轮流伸脚，皮鞋嗞
嗞闪亮。他熟门熟路地走上台阶，转
过楼梯，音乐缠绕过来，两排旗袍小
姐腻腻歪歪地说道：“欢迎光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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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输赢2》

◆作者：付遥

◆出版社：中国商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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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他们初期的吵架可分为几种类

型：先是为具体的人或事而吵，然后
是为观念的分歧而吵，最后就是为对
方心理而吵。总之，不做夫妻的日子
真好，变成夫妻的日子真糟。

经深入思考后，李露对问题的
认识已相当明确：尽管不能否认，当
初陆宽对自己也的确有过感情，而
且这感情还明显能比孟西娟那边的
东西更令他流连，但他为什么会在
得到自己之后，对自己的感情却不
似从前了呢？事情也很明显，他感觉
亏了。由过去的两样菜挑着吃，变成
了只能锁定一样，而且还背了个坏
名声，这就不免使他对李露的厌倦
比昔日对孟西娟更甚。对此，李露又
怎能不痛心疾首到咬牙切齿。

其实李露偶尔也反省一下自
己，类似陆宽的这种心情，难道自己
就没有吗？往常能享受着来自两个
男人的服务，家里那个虽说不解风
情，但在做丈夫和父亲方面也得算
无可挑剔；外面这个名义上是领导，
实际却就是个召之即来的好情人，
使自己身边的整个办公环境都显得
终日春意融融——— 天哪，那是多么
梦幻般的生活！自己真是脑子进水
了吗？干嘛要结束掉那种和谐生活？
即便有了那个恶意捣乱的电话，如
果自己与陆宽始终都抱定打死都不
说的态度，别人又能把你怎么样？毕
竟没捉在床上嘛。

而且回头仔细想想，事情本来
真是很容易过去的，有男女的地方
就会有流言，但真正离婚的又有几
个？唉，说来说去，归根结底，还是自

己对陆宽的可依赖度估计过高了。
对，没错，如果陆宽真是个很强

势的男人，那么自己改嫁给他就会
成为公众眼中的人往高处走，是极
为风光的行为。然而千不该万不该，
自己真是瞎了眼，没看出陆宽只是
个外强中干的家伙。当初在办公桌
前那般口吐莲花的儒雅才子，转身
到了社会上，竟活得连个小商贩都
不如。后来即便貌似赚了点糟钱儿，
在李露眼里也依旧改不了地老鼠般
猥琐的生存状态。如此一来，他就成
了无法配得上李露生活理想的人。
不，还远远不是配不上的问题，他简
直就是毁掉了李露一生幸福的罪
人！

反省到这个份上，李露就不免
进入了一个逻辑上的怪圈：当初自
己忠实于感情，嫁给陆宽，应该不能
算有错；但现在陆宽对自己不好，却
肯定是有错；所以当初嫁给他，便也
就有错……那么自己到底错在了哪
里呢？她纠缠在这把头绪里面，实在
无法挣脱。

不过坦率讲，跟孙健和陆宽这
两个男人，从过日子的感受来说，让
李露觉得都不太像真正的夫妻。大
致说来，孙健似乎更像兄长，而陆宽
显然就更适合做情人。真不知道一
对和谐的夫妻究竟该是什么样。

这么搏杀过一段时间之后，李
露也有些累了，加上陆宽在多数时
候并不配合她的激情，导致吵架过
程中往往都只是她在独自叫喊，老
这么唱独角戏难免意兴索然，便慢
慢使斗志消退了下来。何况在大闹
过多次之后，她也会对眼下的生活
做一番重新定位：现状既然如此了，
你纵然认清了这个狗东西的本质又
能怎么样？难道还能再离一次婚？

这是李露绝不能触碰的一条底
线。倒不是对陆宽比孙健更珍惜，而
是不能让别人再看一次笑话了。所
以，既然还必须跟他一直过下去，而
且也不可能改变他的为人，那就只
好——— 凑合吧。

结果，经过几年的急风暴雨之
后，俩人的生活竟又再次回到了低
声部。尽管于彼此的日常言语间，仍
充满鄙视、斥责、不满与不屑，但都
是以较小的震荡幅度表达出来的，
老对手过招，已无需大刀阔斧，鼓号
雷鸣。

◆书名：《中年残暴》

◆作者：老象

◆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

2222 究究竟竟是是谁谁的的错错

◆书名：《官路十八弯》

◆作者：胡北

◆出版社：凤凰出版社

■编辑：牛蕊 ■美编/组版：贺贺妍妍妍妍
乐活·连载2012年6月1122日 星期二二

今日烟台 C2233

发音：shì
谐音：事
释意：1 .盛大的样子。 2 .红色。 3 .恼怒。 4 .消

散的样子。 5 .姓。
用法：〈形〉同本义：盛。路车有奭。———《诗·小

雅·采芑》
常用词组：奭然(消散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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